
露公潔人

■
-
！不
好
，他們It

的 

■
灃進來了！
」

/ 
楊・城:
敗境地 

1

同首喝道：「霄
兒
， 

眇快带人保18

你
娘
，一 

有風吹草動便立即示 

彭 MI6
却問那女僕

<^w
^

 

" 

占强尿。s

也是悬記憶，她找古良85

伴 
剛工完， *
便在古伯伯的介紹 
家
，教育男女，整
充
滿
舊 

，搭
巴
士
去
香
香
田
湾
，尋尋 
之
下
，走
去
査
歌
壇
演
唱
，也
。她是在師傅師母出外，**  

竟
竟
，找到墳塲，找
到
「花影 
去酒樓的請喜酒人家，在筵前 
只
留
下
孤
男
寡
女
畜
形
下
，失 

湘之基」，她伏在基碑前，嗚
唱*
曲以娛寶客，藉以*
贴錢 
身給師兄。他對她更侵貼。但 

嗚咽咽哭起來，說：「IS!
這 
，更重要的是鍛煉自己的歌喉 

：8

並不愛他，根本沒有和«
做 

世界上只有你是我的親人！
」 
，吸取臨塲徑驗。 

夫妻的打算。

一 ••
血 

16 
髏
印

只見楊*
城*
青着"
問楊虎：「晩
:
「有人進來穀秋er

，16

竟然不知

然不見有敵踪爲何胡亀打■
？
」 

楊虎結結巴巴

地増：「奴才的

•
?
」

都女僕年屆四 

十
，出着  
#

道
： 

「咱們一 
早便睡 

*
了
，適才突然

站在旁邊的古良說：「你中 
古良也接受老父的遺傅，既 

當她在歉壇紅®
*

，便
對 

外面去居住，師兄要留住她，.
確見到 
一 道人影 

走
進來，但定16  

一望，又不見有 

人：：：不

過

奴

才
, 

自信沒有眼花:

.

 . 

...也
許
那
人
巳
驟
『

Hr
!!!"

 

了起来！
」

一
山
請
.> 

楊18

城又驚又 
小
兄f
一 

怒
，頓足道：「 ̂

山的老太爺、叔叔和

婆要1?
墻呢？
」

她用像1T  

M

水
，憤

現能：「懐門不是！

他不 

花是妖

「
」
 

文 

九
••
只
有
一 
個
親
人 

有谡，、，
」 
/

A

%
二胡一，也
撰
曲
，亦跟白潔瑛 

「学
！像我這補花族後人 

「沒
育
，即使育我》.富
晚
吋c

是師傅icp

伯替她取的#
名
，沒有公子哥兒厚展，怎麽成

>

<•

.■
皿

1MI-

她說：「阿良哥，你讓我走， «
線 

的風
箏
，你 S
麽
留
，,

意 

留不住啦！
」

「我
知
，你有公子哥兒撑18

.必*

一・I 一來，覺得一身

」席

m

冰
冷
，却原來 w

人;
被滑落床下，上 

衣不可爲何
：：
： 

被人打開.
奴

才吃驚喚秋菊… 

.:
不19

，遂下床 

點0
，便發現她 

巳ill .
奴才連

那
還
不
經
快
去
通
屮"
、 

知全宅的人，大
：产 

家都仔細授一授《5

" 

彭
11煇道：「16

一 

不
錯
，此
刻
絶
不
门( 

能墓對方 ®
進宅 I«
■
 

( 

內作內應1
」m
>6; 

<

死乾爭啦！
」妲
說
，注.、-讓自 
)
一 起拍槍唱曲。白潔瑛多唱 
呢？
」 

己異化，沒有什要絲弟拖带。 
平
喉
，是小明星腔，但她也擅 

「小
心
，爸爸豌曲藝不*̂
 

至少在古家呆了五年，她巳 
唱子喉。每當師兄古良和她拍 
前
吃
香
，有-
天!!
」 

長得亭亭玉立，總at 得目己很 
檔
唱曲，她便改唱子喉。 

「謝謝提醒，總之我有主意 

那些同齡學生格格不入。中五 
師兄對她好，她既然寄住他 
的了！
」

(
，' 
忙走去通知老爺 

7
公
 
此衿臥石和m
 

r
z
 
石也 

116聲
県
了 

一- 
，鹿石上前査視

'

了二
？$$••
「 

下銅11

敲得亂响，宅內的人II

被眇II

這女德主巳死了一曾奇吹了！
」 

，紛紛披衣下床問個究竟，-
聞有人 

臥石接口道：「她必是先被人封

風

0
灣進來，都大吃一驚，到處搜索。 

住穴道，後再被r

血手津』以重手 

忽然有個女僕，哭喪着臉跑進大一一  
法撃整的!

J

，報稱與她同房的秋菊被人殺死了1

彭|8
輝道：「如此說东，8
工 

楊鐵城拂袖道：「快去看看！
」 

虎見到的人影，可不是一•
血手印」 

當下衆人到廂房，果見秋菊直挺挺 
了！
」

地躺在鋪上，上衣撤開，露出雪白的 
話音剛落，大門那方！：人

有■
雙响 

胸
脯
，雙乳之間却有一 ®
t<目驚心的 
起
。

岳

 

開

野

蜂
 
」 

i/i
nl

丄■
:::爭工

^
"
^
紅掌印！彭 !
輝脱口道：「一"

血手印

《九)

袁玉梅飛北京去了，當
然
，吳玉 
家中 6
剩下自己-
個
人
，家務忙極 

冰又是一人遇睡一房，這一夜，她
有
限
度
，工
作
备
，自然便是午!!  

又不能安睡了。 

了
。

吳玉冰漸漸明白到，個人 »
睡一 

日間睡眠，晚間更II

入
睡
，有時 

房
，就影响了睡眠，有人陪同，就 
日間不想睡，便到街上散步，同年

九0
••
不
必
自
卑 

T

人
蓼
成
利
就
是
人
家
的
事
，咱們雖然沒那麼 

本
事
，沒那麽好的連氣，可
是
，咱們也是自食其 

力
，不必自卑。」我
說
。

「你連像樣的西裝也沒一套，怎能去登那大雅 

之堂呀？
」阿梅又說。

「去16
音樂也不一定要西服煌然的，普通的恤 

衫西*
，加一 
件飛機恤就行了。反正現在天氣巳 

經暖和。」我邊說邊更衣。

一會兒，阿梅又問：
「你最近常見到文移嗎？ 

」我轉頭望望阿梅，奇怪她爲什麽突廿這樣問。 

「來了香港這麼久，我前後共見過魅三次。」 

我
說
。

她沒再說話了。但却又怔怔地坐在一旁，像在 

思索着什麼，眼睛直瞪着前方，一勤也不動。我 

很怕見到她這種入定似的神態，這時候，她彷彿 

■
身
在-
個别處的世界，對EH

的-
切完全沒有

/
tt y<

任教授的也少呢。」

「多數祗是講師而已
—」 

菲#*

歌手唱完了「交換舞伴 

」這首華爾滋曲，一鞠躬而退。 

林蒼提到喝了咖啡還是到的士高 

吧！金菲道••

「這時早已客滿了。」 

「那末……」他望着她。

「我們遊車河。」

「也好
。」

他們離開酒店，同去取車，上 

車
後
，金菲說：

「今夜有好月亮，我們到山頂

者
 tr  5
直" 

号•
莎w

能安睡了。

紀
，同遭遇se

人多着，彼此凑在

當
然
，這些話，不能向兒子、媳
一
起
，開聊之間就會談起了家庭生

婦
提
出
，直到袁玉 

梅從北京囘來，又 

在她房內留宿三夜 

，那三夜她有好睡 

。袁玉梅離去後， 

她
又
不
龍
襄
了
。

活
來
。

這一天，又和林 

太談起來，林太說 

:
「兒子蛆婦對我 

照86

週
到
，她說我 

老
了
，不許我做家

岁
^

^

 

母
親
要
結
婚(
九)

嗓
子
柔
和
帶
些
性
感
 

「你辦得到馬塲的。史丹拉 

「希望我和金小姐會有進步

「犍
得
。」

"
我
的
老
朋
友
去
美
了
。」

「以後要禹牌，早些通知我 

「隔着太平洋，太遠了。」

吳玉冰很想找人陪睡，但相見好 
頭細
務
，還
請
了
個
菲
鳥
來
，代替 

，同
住難，除了兒子、媳婦外，不
我
工
作
。」 

輕易和其他人相處，除非丈夫又不 

「我有家務也悶死了，你豈不是 

同
，奈何自己丈夫死了廿多年了。 
更加悶。」 

沒有了工作的吳玉冰，感到十分 

「我才不悶，我將餘m
時間去做 

悶
，特别是日間，兒與娘上班後，■
工
。」林太說。

九
：
看

61?

麗
莎
的
婚
鳩 

清理着地上的应圾、紙 

‘

J

属
。嘗天场望向她，她 

就這樣，履  

»

在人海中清失了。
却不與天纏對望，而是有意避開天 

在・初的一 
段時間，天 
II對這位好 
纏的視線。天纏本想叫她-
聲伯母 

友自然十分掛念，而
對
許
家
的
泳
池
，却又不知怎樣做才好。天*
的神 

也十分懐念。随着時間的推移，天 
態給媽媽發覺，便問道：「天JI，  

*
也潮SB

看淡了。 

你BI 望着那個淸潔工人幹什麼？
」 

這一 
天是星期日，天

81與父母- 

「媽
，我發«
她好像麗9
的螞媽 

再去飮茶，在無恵之中，給
她
發
現。

.!

了一個熟悉的身影。初時爲之-
怔 

「你是說，一家人突然失踪的那 

，II

而有 
15不敢相信目己的眼睛。
個富家女許e
g:?

」 

因爲天娜見到的那個人，好像是麗 

「是
防
，就是 

莎的 *
一e許
太
，但天 
II又不敢十分 
以前住在山頂，

「打I
•
D
•
D
•
是很近的 

。」「常通電話？
」

「並不常通。」 

。」 

■ 

「他
囘
香
賣
一̂
^
。」

「提到月亮，我想很快是中秋 

「可能是學者，但博士中學 
，金小姐在中秋有什麼節目。」 

小姐
。當林菅上車，她即開得 
者不多。」 

「家父在南非，他將同來，全

「謝謝徐先生，拜拜！
」 

「拜拜史丹拉"
」 

週
末
，冨月亮上昇後，金菲 

隼
時
開
車
矣
古
城
，很快見到 

林蒼，她又四噸，是怕遇到楊

感覺。對

，阿梅是 

一知道的，

81
翳
 
法
型

嘗

a  

融
家

;^^
一現在，她 

是不是又 

^

一̂
^
~
在猜疑着

段
「惠情 

」的傅說 

什麼呢？

快
。他們抵那家書附近泊了 

車
，走到酒店登二樓後，3
 

11 早
，他們6M

了飯前酒後點菜 

，主菜是兩人空的「七打牛扒 

」，又要了紅酒。八 «
三
刻
， 

音樂関始，很柔和，九 
15三刻 

有一 
乔銘女歌手開始唱8
的 

英又歌，嗓子柔和，帶些性感 

。當她後來唱「愛情故**」it  

，林蒼要求金菲跳舞，池中有 

四對西人貼着面，林蒼也舆金 

菲貼面，他們跳了兩次返座。 

她問他遇到楊小姐再，答道： 

「昨天得到她電話，今天11  

和她母親去漠門了，我和她是 

普通朋友。」

「和誰不普通呢？
」金菲笑

「博士到香港兩大學裏，担
家
一
起
團
圓
・」(
八) 

!
^
^
:
■
3

近
來
，我發覺阿梅巳81

極度的 
I*經珍敏，對什 

麽都疑神疑鬼，搞到自己更加沒好氣 
沒好睡， 

更加詩不守舍。

現
在
，她突然在腦海中把我和文移晚人拉在- 

起
，然後在我們中間畫出一 
些問
紫
，16

完全是有 

可能的C
富
然
，這也不是我的假戦，我不能確定 

她的心裏在想什麼。

我匆匆趕到大會堂一IN
**

，已8! 是宏場的時間 

了
。遠遠地，我見到浦西流夫婦正焦無地引預張 

望
。浦西流穿着一套黑色的筆挺西裝、白類衣、条 

紅色的斜紋領帶，左邊的上衣袋還插着一 
塊白手 

帕
，色彩鮮明醒目。飽身邊的温玉冰刖穿着一 IK  

暗紅的碎花連花裙，深藍色的高琤鞋配深 8
色的 

手
鼓
，験上還俺了ie

輪
。

Er

/
、

Ŵ
w
w

^
^

肯
定
。

每個週末遂約我

在天 *
印象中的許太，是一個雇 
到她家去玩的那 

容萃貴的婦人，可
是
，現在她看到 
個同學。」 

的女人，却是!@

權的 
一 個淸凉女工 

「你不是說她 

。但見她低着IK，

手拿吸■
械
，在
很
有
錢
的Is?」

E
l

•
*
m

一
电

11

上十二時快到，M
M

8  
的方法。」

在房內車储和中校通訊，危 

「可用W
it

的方
法
，」用校用堅定 

知电伊連 **
們兩人已睡。 
的82

氯
說
，「羅然花錢多些，但也是 

時飨剛好指在十二S
,

值得
的
，因爲這方法最快捷，也不易 

亭利準時開啓通訊 « 
，很快 
洩
秘
。」

，中
校
的
聲
畐
来
了
：

「明早可以電傅，是
利
用
糸
以
前

「是％
吧？巳
轉
移
享 
的商業機構

16?
」

?
這裡是新的通訊地點？
」

「是
的
，就利用它。」中校
說
，「

「- 
切順利，」有
朗
聲 
長期以來，都很保險 

答
，「第一部定飘 «
巳
拆
卸
。」原
來
，K
G
B
以 

完•
並安裝妥，就是目前的 
前都利用駐美11

的商 

這一 
部16  
S

了•，第二部明天 
案
发
構
，進行無繰■ 

同波士頓ill®

拆
卸
，相
信
沒
傳I*

圖
片
，是合法的

有問題。」

，不引起敵方注意，

「有Mr
和平二 #
』的樣 
因爲商素往的電傳 

貌問題，解决了沒有？
」

，太普通了。 

「解决了。」者
馬
上
答
，「是

「對r

和平二 *
』 

拼
・
，事
伊
建

16

和安東溶夫精心 
的事件有了結果？
」 

的拼■
，巳
至
他
的
樣
貌
了
，可以 
亨
制
，「我很急於 

傳1<，

或郵IM
B

你
的
，請指一甯送要知道這情况的。」

飞

 

/

亞 

蘇̂
^

九
：
深

藏

不

/ 

客家罔默然，曰：「
比
事
，一船人無法理解

门二，我明矣。」

者也
。」

Y
U
:

「道
長
，照 
阿七曰：「道
長
，你 

• 
"
，這個盲公華法 
識得這種方法否？
」

無畦子曰：「我知酔

•?高4
。」

一壷子日：「然
，但 
點
養
，但不會去做。」

-
是什K
 家
，好
難
講
rr
sis 能子道長之後 

启
家
，又
似-
般
人
，闻七挿車，曰：「周

7
,
总怀
詳
，*！？

長應該

一
1..1:

「川
是
茅
議
這
些
異
能
，T
^

深藏

不18

而
已
。」

」•能子日：「然
也
， 

客家周日。•「然
，我 

齐
::1 亦分上茅下 
1

扌.
^
1
#*

七以/

下：
上茅多數濟 "

師姐容曰：「 

盲公革同维能子 

道
長
，應該多親 

近
，會對我哋有 

利
。」

阿七日••
「冇 

錯
，講唔定有 
一 

日可以帮到我 
*e 

。」有
一
日
，阿七 

接到地產商李大

国奴人，例如醫 

盾之頼，下茅有 

"
多亠口怪年。」 

客家周日：「 

煦咁講，盲公華 

自可能係下茅矣 

。」空能子曰：「 

自一 
便可能，佢 

木X

知
，可鱼

•
彳 口丿 

長

嘗養鬼仔，你!fei 過 
»! 
頭
電
話
， $
請食晚仮。

阿七同李大頭甚有交

目七曰：「然
，養
鬼
情
，因爲李大頭靠過仁 

了$
有 U
事
，十分奇怪義堂解决江湖紛爭，李

百也。」

大頭投桃報李，亦放過

建姐容日••
「七
哥
，
聲氣畀阿七，令仁義堂

4
見過乎？
」

炒 
一 隻股大有斬獲。

阿七曰：「鬼仔當然 

李大頭在最萃實之酒 

無法子見到，但靠鬼仔 
樽定了房，招呼阿七， 

去占卜之事，我則見過 
閒談幾句，靑
頭
曰
：

「七
哥
，你信不信鬼神

綴能子笑曰：「確有 
之事？
」

王克文先生： 

古人一筑起■
笛
，育18

的是 
士
甚
至
仙
善
流
，究其原因， 

笛字從竹，
常帯有傳奇色彩。即引數例，
顕然即在於，樂師欲程髯目如 

大
概
營
於
用 
如乘子鐵笛亭將序」云
：「侍 
塩1*

馭
鐵笛，非有强勁的吐辅 

竹製作。不通 
郎胡明仲■
與武夷山隱者制君 
功夫不可，這對於那些善於「 

自靑銅時代以 
兼
道
遊
， «
善吹鐵笛，有穿雲 *■
引
」之術的氣功大師來說， 

來
，人們發現 
裂石之et。

」再
如
「湖湘野錄 
正好一展其才。所
以
，當看到 

一
，以金屬*

」云
：「*
僧*
首
座
，自
號
性
「聞見近錄」稱
「張元以俠目

二
二 

二
二

Ji

任
，每夜遊 

111林
，則吹 

鐵笛而行，雙聞敷里， 

羣咨皆避之」，不應理 

解爲率盗懼其笛音的尖 

*
刺
耳
，而是虐其「氣 

」勢如虹的深浜內功。

，亦
杏
不
可
。這
樣
， 

銅
笛
、銀笛等也就出現 

了
。唐張翥詩「■
吹銅 

笛過垂虹」，說明那時 

這類樂81

已不少見。而 

其中最受推崇的則是發

司

以

通

過

光

源

性

質

來

俠
非

即
一

■
的多供的沙岩和有 

裂縫的石灰岩，適宜於 

石油徐流進去和停留在 

那裡；下層又是不透水 

的岩層，可防石油的流 

失.
，因
此
，中東那些地 

S
就好像是一個密封的 

天然地下貯油*
，只讓 

細菌分解成的石油滲流

债容寶先生：

人 A
 通常拍看的!8
材
，看
你
所
說
：「不是人物就是 

風
景
。」可
是
，所拍的照片，如何才能受人喜爱？對於 

這
點
，在人物，要求衰情目然，姿態優美.，在
景
物
，要 

求景色動人，構・恰當。不
過
，我們還要知道，是否達 

到這些要求，就定必成爲佳作呢？事實並不如此。你影 

到的照片，經常較受人彈的是「唔狗肉」。什麼是「肉

息

 

沙

盘

音激越的II

笛
，也許是由於其 
空
庵
主.
*
好吹鐵笛，放 
在
這
裡
，靈宙不過是這位武林 

創作的雞度大吧，就一 
點
來
說*
自
樂
，聖凡莫測。」又正史 
高
手
的-
個威̂
手段*
了
。作 

， 鐵笛是淡8!
出來的(
見元「
也
有
「異人授以鐵笛，遂
去
不
爲
樂
器
中
的
一
品
，鐵笛竟發展 

冶師行序」)
鐵的熔點高，成 
復
見
」的紀能(
「宋
史•
孫守 
出如此功用，這是製器者始料 

形後還要吹之能合律動・，這 *
傅
」)
在這類文字中，善吹 
未及的。(
宏
達
、新九0
六一

者往往非俠即盗，或高人、逸
一)

就成了餐8:5

希罕物了・

」？是景 *
的層次。怎樣算「狗
」？層次豊*
就是了。可
是
，照片狗肉 

仍不可以稱佳作，還需要・求有質惑表現。這
裡
，畧爲在此提一提，供 

你
參
考
。

我們知道，不同的物口
，人們對它的性質育不同的感受，粗慌或幼滑 

，肇不経  

8|摸
，但從生活3! 驗
，常
一看就會知道。因
此
，如果照片上的 

物IB

，表現不出它的質惑的話，看照片的人就不會滿意。我們可以設想 

，老人與 8
童的肌■
不
分
，樹皮舆鏡片無别，這樣照片有人喜愛嗎？由 

此可知拍*
時對物 «
的質惑之表現，實在不容忽畧的。

要求照片的層次豐富，(
要弄鼻光準確，二要靠光源柔和。曝光過多 

，亮位不II •，曝光過少，電位深黑。至於照片上物«
的質感，38<

依靠 

光源的性質來表現。例
如
，表面幼滑的，光源必須柔和之同時，又耍不 

可太偏側。對於表現粗糙的則相反，光源既宜强烈，而又需要從偏側熙 

^J^2j^^s^LL£52-L^2512

 )_
_

不
過
，照現時中東各 
目
前
，世界各國開發利 
囘合的挑逗和刺激，公
湧
，栽倒在地，劍下喪

入去和貯藏起來，而不 
國的石油年開採量來計 
用各積新能源巳初見成 
牛變得怒不可遏。而斗 
生
。如果段*
手動作乾 

*
讓石油漏失或揮發棹 
算
，不到一百年之後，
效
，因而石油開始出現 
逐手們靈巧的步伐和舞 
淨
利索，一次就把公牛 

。因
此
，那裡地下的石 
中東各国的石油資源將 
供過於求，石
油
要
控
制
86般的轉身̂
避動作常 
殺
死
，總指揮便把牛斗 

油就愈積愈多，成了今 
吿枯竭。前
些
年
，中東 
產量以抑制油價下跌。
常IK

得觀衆的喝采。 

割F
W
給段牛手，如果 

天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石 
各一一

大幅度提高石油售 
假如到了世界上石油面 

接
着
，兩名刺牛士总 

5：

得特别精采；
量給加 

油
產地。 

價
，有壊處也有好處。
臨枯竭之時才開始研究 
着身披紅色鐵甲的高頭 
上一條1
尾
。牛被35

死 

據前數年石油專家的壞處是盒時嚴重打撃各 
開拓新能源，則其時世 
大馬進入塲内。這
畤
，
後
，樂除高奏凱歌，股 

估
計
，中東各國地下的 
國的經濟，加劇無石油 
界經濟之受打撃，恐m
 

正在窺測進攻方向的公 
牛手在樂曲聲中接受戮

石油allf

量
，爲富時世 
生產國家的通貨膨脹。
比起那一次y
曲大幅的牛一發現紅護甲的大馬 
衆旳
ttsl" 

界已知石油旗域量的一 
好處是刺激各國加緊硏 
加價還要嚴6
得多呢。
，就直撲過去，騎士就 

在后樣危心的表演中 

半
，大約是五百億•
之 
究開發各種新能源，例 
(
伍車二、新九0
五五 
挺着長矛直刺牛背，遍
，最精明剽悍的弟士也 

多！ 

如太陽能、風能之類。 
) 

迫公牛後退，譚轉方向 
有失手的時候，甚至我 

7

t

F

一，一
乒
0
-
*
 

衡向另一匹大焉。經图生於思
利
的
牛
肉
之
下
。 

憑
力
量
智
慧
作
生
死
搏
鬥 

幾番刺
世
，公牛背上"
但
不
少
人
着
，目牛呆

血淋淋,
性情見得更
加
勇
敢
的
噴
福,
星些糠W

通天晚先 

生•
。目前許

奧

一

地

中

 

東

 

地

您
範

地

一；
曇旗和以任。

为：：1
—幾扌我.了民以

多人都知 
"
騒 

道
，中東 
融 

阿拉伯各 
篇

理
奧
秘

然
後
，身
穿
紅
衣
的
投
英

16.-
到在文列稱印
?!!

目

F

小 
檜手勇敢地出現在公牛崇敬。(
复
♦-.•
科九C

-

面
前
，他
先
將
一
封
没
加
内
九
九) 

薙進牛背，客志幾怏间 
p

巾 

江明 
有民族特色的競技4

在不同的地點挑逗公牛 
合
，投
枪
手
父
貝
外
兩 

11"08

者
夕
 

聰先 
引着成千上萬的觀眾。
。牛有一種本能，也見 
賢投桁插進中背的同一 

箜
手
可
質
 

生
：
凡是看過鬥牛的人都會 
了紅色的東西就不58

一 *
上
。道
仪3
,
的
公
牛■
及
歹

Tor

H
R

M
IB

■
是世界上盛產石油的國 
您 

家
，他們的經濟，主
要
是0  

S

建立在開採石油的基礎上 

。請問他們那些地方何以 

M
I 藏着這麽豐富的石油？ 

中東阿拉伯那些地方，多 

是乾旱的沙漠地區，植物

8

世
』 

界A
■

油

人 
認爲這是一種激烈而危 
切地進攻。當斗淹手把 
身带三對校檢，"
痛& 
問車先性•• 

們稱 
險的連動，它是修牛士 
斗篷的紅的一面對着公 
忍
，在翌內狂奔亀超3 

中國第一列号會冷葱 

西班 
在力量和智慧上與牛展 
牛
時
，公牛就向+
篷手 
在這關鍵時刻♦
眞止 
客運列車四月一日起，(

博
覽

S
的生長不多-

怎會有這麼

多石油？因爲我們知道，
牙爲「I:

牛之國」。西 
開的一塲生死搏鬥。 

弦地撲去，這時斗篷手 
的鬥牛士|
—
殺牛手出 
帛寧碰上運.：-。這列「 

黃
奇
班
牙
全
國
有
鬥
牛
塲
四
百
表
演
門
牛
，是有一套 
就突然將其換成綠的一 
塲
了
，它
先
，他
用
斗
篷»
方列m
節車
」每廂二 

除
處
，其中可容納萬人 
完整的程序的。先要舉 
面
，於是公牛就停止追 
逗耍公牛，當總指揮和 
十五聚五朱長，車廂定

石油是古代動植物埋在If

下深處逐潮變成的。 

黃奇先生：

阿拉伯各国是位於中東地區，亦即是處於歐洲、亞
洲
、非洲三洲交界地 
以上觀衆的有四十多處 
行入塲儀式。在堆壯的 
撲
。當牠看到别的斗篷 
权師宜俺授於殺牛手桔 
員er 二

.：：

八卜六名。/ 

區
。中東地區現在雖然 
。那些海洋動植物死後 
可防止石油的揮發•
，中
，每年鬥牛次數至少要 
樂曲聲中，二十多名鬥 
手用紅的斗篷逗引%
時 
束公牛生命的梅句時，
、車由十六*
*!空
Ik
f!; 

有許多地區是乾旱少雨 
的遺H
，和泥沙一起沉 
層則是一些能豹滲透液 
有五千不以上。3
種富 
牛
士
身
穿
華
履
的
繕
花
舔
，便又不顧一切地衝過 
殺牛牛用一支发創
11
，~.，
三髭4
4
中
‘一及一

te-a
 

的沙漠地區，但都是近 
到
海
底
，爲泥沙所掩蓋 

金的緊身杉和緊腿#
，

去
。就
這
樣
， 6
過幾個 
牛的心一一，

頓時鮮広
55電 
I!-:組
成
：

•.>"列車定員 

海洋的地區。例
如
，沙
， @
過漫長的地質時期 

特阿拉伯、阿拉伯 »
合 
，海底沉積並爲泥沙所 

酋
長
國
、伊拉克、伊朗 
掩埋掉的動植物遺1! 就

、科威特等，都是位於 
愈來愈多，爲一些獻氧 

波新湾沿岸地區。他們 
性細菌C

即不要氧氣而 

那
裡
，現時是陸地，並 
能生存繁殖的細菌)
所 

有許多沙漠，但在過去一分解，就變成了石油， 

很古老的地質年代，却 
貯1一 於地層之中。 

曾經是汪洋大海，再
兼
後
來
，地殻發生了
it 

以地理緯度低，地處熱 
海桑田的變遷，原來是 

帶
，氣候温暖，海水温 
海洋的地區變成了陸 » 

暖
，所以當時那裡海洋 
。由於那裡地下的岩層 

中生長着大量的海洋動 
多是一些能透水的岩11  

植
物
，是理所當然的事 
，如頁岩、石膏岩等，

三千三 5
零六人。(
决 

荣
、新九021

一三) 

刊 
8
 
洪
仔 

千 
8
 
王克又 

何 
奇 
江明聴 

情容貴 
李 
跨 

徐偉星 
問
車

頭戴三角帽，足登便鞋 
1

，由兩名騎士爲先導，

列除進入鬥牛塲與觀衆

見
面
，然後由主席台上

的總指揮和枚師授意宣

佈門牛表演開始。

円牛所用的牛並不是

- 
般的牛，爲了使牛保

持野
性
，都以半野生狀

態放
養
，使牠們幾乎見

不到人。這
樣
的
牛
都
十l
 

分
兇
悍
、勇
猛
，即
使
受•

傷
也能頑强地向人和馬《£

尊
小
通
天
曉
先
生
： 

兩條狭長的深縫，「瞼
坐
」兩

fy1
to 

直衝住撞地進攻。正式 

聞說有一種烏名 
而硬的羽毛起收集音波的作用。 

上塲的牛必須是四歲半 一^538

殷
叫「

11」

，被認爲 
的耳孔右高左低，有利糾4
聲， 

到七歲的健康牛，牛角 
一̂!
^
^
、
是
「不祥鳥」。先 
距離
dj效
果
。•他的内耳很大，大瑙 

要弯曲向前，體重在三 

生可否在貫版介紹 
皮層的聽覺中樞両經細胞比别的乌 

百七十至四百二十五公 

;

斤之間。在
表
演
開
始
之
認 

前
，主
席
台
還
要
向
觀
衆t
 

介紹牛的名字、年龄和 
当
一

0
重
。

衰演開始了。經過嚴 

格挑選和特殊訓練的， fly 

1e

其兇暴的公牛衝進塲 

地
，七
、八個斗篷手就 

揮着紅綠兩面的斗篷，

通

国

鰻

有

水

箕

•* 8- »^
^
一下「*
」？ 李聘

1

 

李聘先生：

類
多
，因此很容易le

到嚙俺動物的 

14聲和嚼食聲。牠的羽毛蓬鬆柔軟 

，表面佈滿俄毛，飛行時可以减弱

~:
又名山1F

，
與空氣的擎擦。羽毛的邊掾遼有鋸 

是猫頭1
的一積，
狀的消昔結傭。這些身體結構都有 

哀潜夜出，夜
鳴
，
利於在捕食時不驚動微物，也便於 

聲音凄厲，古以爲 
保護自己，免被犬敵發現。 

不祥之鳥。「文選 
司馬遷在「史
記
」中說：「(
在 

•
以鳥R
序
」：「
)
不能遠飛，行不出域」，此說只

(
諺
有
科
學
道
理

顫

洪仔先生：

你聽到人說：「打
甯殻，問■ 

IK

時有雨落。」感到非常奇怪， 

何以從亀殼會得知有無雨落。査 

這句口頭11，

近三 «
十年來，甚
3
4
^
-
^
 

少聽到有人講了。對於這句話，L

徐偉基先生：

画
園

厲

癱

16

似SIR，

不
胖
島
也
對
了
一
半
。   

^:是
「行不出域」的
， 

。」司馬遷「史
配
」中將

Z

牠活動的範圍很窄，大概只 

在半徑廿里的覧圍內。這不 

一是牠不能遠飛是因豊很戀 

R
 

)
家
，從不作遠1
遷徙
。幫 

出
域
。」由於   

6,是夜
鳥
，4

走
蜀
、
飛
行
時
，最快的時速可達四 

飛期時悄然無鼻，來去無 

十公
里
，牠可以一口氯飛翔 

音
，像W
W
I

- 
樣
，使人感到神秘恐 
八十分鐘，一夜的飛行時間達五卜 

怖
，加上牠的叫聲是猫頭备類中 
時左右，如作直a
 
-1 

最惡聲惡氣、令人又討默又国寒，
飛
行
，牠一夜可飛 
古 
P
L
 

所以人們緯爲牠是不祥之鳥。 

出二百多公里。可 

其
實
，髭同其他貓頭鷹一樣，是 
見牠是能遠飛的。人 

一種益鳥，牠以捕捉田鼠、野
兎
、ill 安了家後，一
野L
 

松鼠和蛇爲主。牠像所有锚頭鹰一 
不輕易事家，有時 
以 

樣
，有夜視和無聲飛行的本領，牠 
因山火、樹林被人 

的眼睛構造很特别，視網膜上惑覺 
砍
伐
，牠
不
得
不
易
爲 
□
 

弱光的視杆細施遠比其他鳥類多，
巢
，但新巢亦距舊/
 
日三 

視網膜成像亮度要比人類多一倍。
巢不遠。■
可以遠 

牠的眼球不能轉*
，但牠長着一Bi

飛
，但不能高飛，
一0

4

金 

能轉動二百七十度的脖子，兩眼的 
一 般在距地面八百 
单 

視野有六十至七十度的可以童叠，
米內飛行。(
商陸 

M
s
 

這有利於驰準確捕食。軸
的
耳
亚 
新
、九0
五五二) 

J

!Bi寫
作
「服
」：「有山 a
 A

，!
9

有文
色
，土俗因形名、飛 

之
日
服
，不能遠飛，行
不
一
窝Z

好多人 «
你一樣，以爲就是占卦先生用三個銅錢 

，在6
殻上咯咯咯敲一通之同時，口中又唸唸有 

詞的把戯，事實却並非如此。

d  
火箭胞是 - 
種威力强大的火炮，過
去
，它有過 
一 個十分動18

的名字 

，叫
「卡秋祥」。

- 

I

九
四
一年六月三十日，蘇 w
带国戰爭爆發後的-
個星期，沃羅湼

原來龜之會吿訴我們幾時有雨落，不
是
牠
出
聲-
日州「共產國際」兵工康接受了一項緊急任務，立船生產E
M

—
+

，只是有所表示而已。人們經過長久留意，就
從( 
a
一、 

牠的表示而得知有南。牠的表示如何？是
在
天
將)

eJ46i

三型火IE

胞
。爲了保密，工人們在出康的

火箭胞車身上打了個「K
 

」字
，這是
「共產國際」 

兵工康俄文名稱的第一個 

字
母
。一九四 -

年七月十四日 

，蘇軍大尉弗瘫廖夫指揮 

的火箭炮連在奧爾沙地區

下雨之前，在
牠
的
殼
表
面
就
會
出
現
一
點
一
點
水
珠-

。水珠出現不久，雨就會落下了。 

- 

究其原因，原來■
殻在下雨之前，會有水點出 

現
，是因爲物是一種冷血動物，當氣壓降低時
‘6  

空氣含有大量水份，當附着在亀殻表面，便會凝 

結成水點。我們知道，空氣含水份大量時，如在 
金 

高空有較冷氣流，因而變成水點下降地面，這
就(

7 ,
 

是落雨的來由。   

e

殻之會表示落雨，只
是
如
此
這T
擊
。這次戰鬥後，火箭泡聲#1

大
振
。當時蘇.聯載士不知道這種新式坦

紙 
談一 

上
房

力 強 大
首次使用后種火箭地，給德軍以沉重的打

般
，並非它有能知未來的本領。

F

叫什麽名稱，看到炮車上的「K
」字
，大家便想起俄厩斯姑娘中的愛

根據前面的事寶，如果我們把那習慣的口頭葬2

稱|
卡秋苏，戰士喜愛這種「K
」字的大威力火箭炮，就像喜歡「 

，改爲「看
亀殻，知道不久有雨落。」這才不會 -
一卡秋莎」姑
娘-
樣
。從
此
，「卡秋莎」就成了火箭炮的代名詞傳遍世 

使人對於這句話，產生神秘的誤念。(   

8.白
、九
餐
界
，以致使人們忘記了它的原名。(
漢
榮
、新九0
四八四) 

四九三》 

vzl./l/I..L--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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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■■
牙
也
全
维
史
的
印
象
，5

r
曼
比
香
港
好■?
」

—
「不 

海和長堤的大銅R
at

像
，一JC

SM  
-
定
，各有好處，這裏一一育

大厦的 

，令廸選+
八 *
姑娘有了新批161  
威
脅
，但仍海有H
天空之惑—

*  

—「這樣的開：一

舆雄姿的銅像，就 

IC

香港實在太 1
享
。」 

不是香港有的一

」凍其*
摸出小相 
返
到
市
街
聲
，等於總了一週， 

18

來
，他一人下章向她照了坐三 W
 

付了車資，給了很多小18

。!

「 

的
相
，然後她跌下了車，15

和善的 
三
哥
，這是香港享受不到的一個多 

車伕賞他兩人照雙人相。當然她耍 
小時！
」陳其16

見她手挽手臂，他 

爬到銅像修16

的座子上，照了it

多 
晚：「就是*̂
要你快樂才**r  

相|

「二
十
爱
了
！
」 

的1
」■•

A
s

育
， 

盆
 

A

■

九
••
海
天
空
澳

12

有
策
派
 

到漠門在午後三貼 
也就是雙人房了。各人快快场冲了 

半
，陳
其
・
和
靈
安
弊
原
，陳
其
・
先
果
： 

會
，同出大■
，看
了
「先逛馬路，你沒坐過三!*

吧 

- ̂
s
*
，便
隨
衆
，這■
說是事勝後，日本在內地大 

下
船
，僅僅毒M

E

碼頭 
都
市
，留下來的德政。車伕在前騎 

的新大厦，已事了這 
脚篇車，帯動騎在身後的客座，長 

位小姐一跳i

「這 
輩吿訪我，北京有很講究漂亮的棉 

不等族一 
個小香港麽 
窺後座，多敷是一 
個人的，豊可支

?
」他們索的士到不 
起
，也可放下。但這裏的，只是值

^
^
^
一 
遠的大 e
酒
店
，立刻 
草的受人座，s
了看環島風景：：： 

開了部室兩間房。

。」權看她快快地權了頭，兩人一 

1!|^

  
-- 

她放了心，因為是 
同
出門，就在不遠，上了一精一座 

兩間
房
，凍其*
付淸 
三愉車，講好，風
景
，隨便行。a
 

-J
兩房的日租，並交了三百元按金，
安娜只奮也好奇： 

作結賬時可能學用清費!|
「我不 

「比坐在汽車中看風景好多了， 

陡叫你一個人請客。」!

「以後計 
這太有意思了。」陳其禮笑着細鼻 

算
驅
，專一會進了賭塲，目有大公司 
道
：「從第一次試脚踏三*
車
，當 

当我們請客的。不想發財，菊京酒店 
然有好奇的樂18

。其實作交通工具 

旳娱樂公司，對我們的小小開支，是
，在上
海
、北京內地許多大小都帀 

曾請客的。」|!
「當眞賭錢？三少 
是很有不必废除的價値的，因爲內

俞
，三哥？
」

16公共巴士與*
車
，因人口多，是

三0
三
，三。五是18

居
，對
號
在
對11*

好
的
。」

181。/
安«
見是二床，知
道
單
房
現
在
大
牌
坊
紀
念ft
，使爲安
I*初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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